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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 「萌」最早
起源於日本，本意是指
讀者在漫畫中看到美少
女角色時，產生一種熱
血沸騰的精神狀態。後
來，一些女孩就對照着

漫畫上那些美少女的樣子，把自己也打扮
一番，看上去如同十多歲的小女孩一樣。

「萌」風靡日本後，這股風氣通過網
路很快傳到了中國，如今， 「萌女郎」的
身影悄然出現在一些大城市中。這些所謂
的 「萌女郎」每天都會花上大量的時間穿
着打扮，把自己打扮成二十甚至十幾歲的
樣子，並以此為榮，相互攀比。

一位號稱熱衷 「萌」打扮的網友 「波
比」說，她有個四十七歲的女性朋友，是
兩個小孩的媽，是個狂熱的日韓偶像劇迷
，她二十五六歲的弟弟們，都把她當成小
妹照顧，連其十二歲的兒子都認為媽媽只
有二十五歲。

據了解，為了圓 「萌」想， 「萌女郎
」們通常都要花上很多的精力，才能保證
自己看上去很 「萌」，這其中，最麻煩的
當數化妝。網友 「盈盈」稱，她喜歡把自
己打扮得很 「萌」，但最討厭化妝，每化
一次妝，時間不會少於一個小時。身邊的
「萌」友也和她一樣，妝容上她們最在意

眼部，要把眼睛畫大畫圓，另外還得戴假
髮，一天下來，補妝次數不下十次。

眼下，隨着 「萌女郎」越來越流行，
「萌文化」應運而生。特別是一些相關的
「萌商品」如同雨後春筍般出現在市場上

，例如貓耳朵帽、卡通背包等。
在互聯網上，甚至還出現了專門探討 「萌文化」的主

題貼吧和主題網站。
由於 「萌文化」流行，各地出現了很多雷人的 「萌女

郎」，內地某報就曾經報道過這樣一則消息，在網上，出
現了一個被網友驚呼史上最牛的 「萌女郎」。該報道裡附
有該女孩的照片，從照片上看，這個女孩一頭長髮，眼睛
瞪得大大的，臉也圓圓的，嘴巴嘟起看上去很可愛，整個
打扮下來十足一個嬰兒模樣。據網上流傳，該女孩已經二
十多歲了。

由於 「萌」得很好很到位，很多非常知名的 「萌明星
」，往往成了大家爭相模倣的對象。一位網友說，這類
「萌明星」擁有大量fans，她們幾乎每天都會變換自己的

造型。在公共場所，還有專門的 「萌人狗仔隊」，負責將
她們的最新風格上傳至網路，供大家觀賞。

據 「萌」迷透露，其實，一些非主流照片，大多經過
PS 處理。為追求那種所謂的 「超萌」效果，往往擺出固
定模式拍照，嘟着嘴、睜大眼睛，另外不惜偷樑換柱地
PS眼睛、臉型等。

對於都市女性興起的 「萌」文化現象，一位網友不無
擔憂地說，女人都搞得這麼年輕做什麼，以後街上全是小
孩子了，豈不嚇死人？

有專家則認為，追求 「萌」這類新奇時尚，是年輕人
與生俱來的本能驅使。這種現象很正常，要知道每個時代
都有這個時代年輕人追捧的時尚，現在的時尚過了若干年
必定會被拋棄更新，成為歷史。

對一個人有感情，
就會做出不同尋常的舉
止來。譬如那一天在愛
知書店，我一下子就買
了三聯出的、丁聰的漫
畫系列：《古趣圖》
《諷刺畫》《插圖集》

等五六本書，就是因為我曾拜訪過他一次，
見過一面。

見了他一面就喜歡上了他。因為他一點
不把我當外人。也許是因為汪曾祺讓我去的
。汪曾祺的 「人」或許也差不到哪去。 「不
把我當外人」是我自己的感覺，我的根據是
在他家客廳的沙發上坐下來，他就給我聊。
而且說話直接，我有強烈印象的幾句話是：

「從反右到 『文革』，我二十二年沒畫
畫，一九七九年才開始畫，我解放得最晚。
──現在是忙得夠嗆。本來該休息了，可是
考慮快死了，再擠一點時間。」

彷彿把我當成個說話的 「對象」。他對
我說這些話時是十年前。他一九一六年生人
，已是八十一歲。可他一點都不忌諱死。把
死掛在嘴上，還講得那麼坦然。這樣率真的
人，我感覺是沒有什麼心計的。所以有很多
文章說他是 「老頑童」，我認同。也許因為
他的精力都用在畫畫上。別的事，他都不大
在意，或者不去關心。人的能量是守恆的。

我去丁府的理由還是很充分的。因為那
時他正同汪曾祺聯手為《南方周末》開專欄
「四時佳興」，一周一期，汪曾祺寫一文，

丁聰畫一畫，登在該報的一版左下角。《南
方周末》的開欄語說 「這是一個一百五十歲
的專欄」（其實二老合齡已一百五十八歲）
。專欄開設不久，即引起很好的反響，成了
招牌欄目。那天我去汪曾祺家辦什麼事，臨
走時，汪曾祺對我說，你把這幾篇稿子帶給

丁聰去插圖。丁聰住西三環昌運宮，我在公主墳，距離很近。這
真是個 「湊四合六的買賣」。汪曾祺省了郵寄的麻煩，我則樂於
當這個差。

去前我給丁聰家先打了電話，並帶上我的家鄉剛給我帶來的
，兩隻熱乎乎的符離集燒雞。揣上汪曾祺的手稿，騎上自行車就
理直氣壯地去了。

進門坐下，知道他馬上要出門。說是黃永玉從國外回來，在
朝陽（區）有個聚會，還讓他順便去接馮亦代。於是我坐着就不
安，說幾句話就要走，可是丁聰一點都不急，一個勁的讓再坐一
會，時間還有。於是我坐在那聽他說。他問了我一些工作的情況
。我則說是通過讀老舍的《駱駝祥子》而記住了丁聰這個名字。
說到老舍，丁聰來勁了： 「老舍的書都是要我來插圖，《二馬》
《駱駝祥子》《離婚》《四世同堂》，都是我插的。」我們說話
時，老太太一個勁的看鐘，可丁聰正說到高興處。 「家長」可以
訓 「家員」（家庭成員），但不能在我這個客人面前發作。於是
我且聽且看，眼睛盯着牆上的一幅畫：那是黃永玉的手筆，畫面
上丁聰滿面紅光，胖乎乎的，坐在地上，斜倚在一塊臥石之側，
黃苗子在頂端題了一款 「丁聰拜美石，美石拜丁聰……」 下面一
款是黃永玉題的，具體內容我記不清了。丁聰說，這幅畫是一九
九五年一次聚會酒後畫的，大家興之所至。我和丁聰又聊了一會
，估摸他們也該出門了，便起身告辭。

我給汪曾祺送的手稿是《聞一多先生上課》《才子趙樹理》
《唐立厂先生》《麵茶》。兩個月後的五月，汪曾祺就去世了。

我在丁聰家的那一回是一九九七年三月，那時他就說 「死」
。十二年過去了，如今這個見到我這個生人就說 「死」的人，真
的死了。他死前留下遺囑：不舉行告別儀式，不要骨灰。他看來
是真的不怕死的。走時的他已是九十三歲，這是很高的壽命。可
是我看到消息，依然心中一片冰涼。這麼一個開朗樂觀的老人，
還是死了。因為我們是真的捨不得他死。

內地浙江衛視《我愛記歌詞
》節目中有個叫天悅的領唱歌手
，他唱歌時有個特點，總是漲紅
了臉，似乎用盡了身上所有氣力
，臉上的青筋也會暴出來。

有一天，母親對我說： 「這
個人唱歌的時候，真是罪過啊。」我說怎麼會 「罪
過」呢，母親說，你看他比挑二百斤擔子還要吃力
。我大笑不已。這是人家唱歌的特點，是歌手表演
時的特有形式，顯得投入。天悅的這種演唱風格，
恰恰是歌迷喜歡的地方。

我不知道天悅的媽媽會怎樣看待自己兒子的演
唱風格，會不會像我媽媽一樣擔心他唱歌時很痛
苦。

劉翔剛成名時，上海灘的許多媒體記者紛紛到
劉翔的家裡去採訪，劉翔的母親吉粉花說了一句讓
許多媒體感動不已的話： 「你們看我家劉翔，跑步
的時候，身上的肉凸起來了，臉也紅了，衝刺的時
候，烏珠也凸出來了。」

也許沒有一位觀眾會為劉翔衝刺時眼睛凸出來
，竭盡全力一拚的樣子擔憂。當人們為劉翔的勝利
喝彩時，他的母親卻在憂心自己的兒子跑步跑得太
吃力了。

這就是母愛的視角。
母愛是偉而博大的。母愛，最為深切的一種愛

，是 「憂」心，這種 「憂」伴隨着孩子的一生。從
孕育新生命開始，母親就開始擔憂，肚裡的寶寶健
不健康；孩子 「呱呱」落地後，又要擔心孩子會不

會受涼，怕孩子生病；好不容易等孩子上了幼兒園
、小學，母親擔心孩子和同學合不合群，聽不聽老
師的話，會不會耍小脾氣，學習成績好不好；孩子
進入青春期，母親擔心自己的孩子會不會學壞……
即使孩子娶了妻子，嫁了老公，母親又要擔心對方
會不會待自家的孩子好。

很少有人會去關注母親的這種 「憂」心。當女
人變成母親的那一刻起，這種 「憂」就扎根在她們
的身上，抽不掉，離不開，捨不得。

母親看自己的視角是不同的，即使自己的孩子
很成功，很強勢，在這個社會上根本不是虧，她們
仍然會擔憂。也許直到她們生命終結的那一刻，仍
會用最後的氣力提醒自己的孩子：好好過日子。

《真話能走多
遠》是香港和平圖
書有限公司新近出
版的一本季羨林的
散文集，全書選取
季羨林散文六十二

篇，按四個主題分類結集出版。
這是一本以真情說真話的書，這種

「真」體現在字裡行間散發出的平凡氣
息：對一棵絲瓜生長之神奇的觀察與冥
想；對家中那隻胖得滾圓的波斯貓咪咪
的多愁善感；傍晚在清涼宮目睹的暮鴉
歸巢之景；共處十年、平平常常的德國
女房東歐朴爾太太；還有《北京憶舊》
、《當時只道是尋常》這樣直白的標題
下敘述的那些細碎瑣事。書中收集的作
品包括寫人、敘事、雜憶等，這些看似
信手拈來的文章下筆細膩平潤，情感真
摯，親切易懂又雋永耐讀，在平淡中顯
出詩意，展現了作者五十餘年散文創作
的風貌，從中可以看出季老的為人與處
事個性。

在季先生看來，散文寫作的要義不
在華麗的辭藻，而在真情的流露。讀他
的文章，我們既能感到他對國家、對文
化、對生活的愛，也能感到他老人家對
家人、對師友、對小動物的情。季先生
的散文通篇都是通俗易懂的語言，所以
文章很容易讀進去。

在《三個小女孩》一文中，季老這
樣自述： 「我語不驚人，貌不壓眾，不
過是普普通通，不修邊幅，常常被人誤
認為是學校的老工人。」季先生最大的

魅力可歸結為一種無法用堂皇語言來言
說的氣質，用在季先生身上的形容詞，
最合適的大概還是純粹和平淡。對於他
筆下住南屋的田木匠家的三個小女孩來
說，季老先生沒什麼特別之處，只不過
是住在西屋的一位智慧老者而已。

季先生的散文中沒有倚老賣老的老
氣，也沒有名人式的賣弄。沒有說教，
更沒有自誇自吹。我們讀到的是輕鬆，
是溫情，甚至是帶着苦澀味的幽默，一
切都如山間清泉似的自然流露。

《老年十忌》是另一篇更為清醒更
為謙虛的自我反省。而且這種反省，充
滿着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
真誠。

季先生承認他也說過謊話，因為非
此不能生存，我想那應該是在那個殘酷
鬥爭年代備受折磨時的迫不得已。季先
生的專業之一是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
他參透了西天諸佛方生方死，方死方生
，因而寫下《辭 「國寶」》一文，請求
把 「國寶」桂冠從他頭頂上摘下來。他
喜歡洗掉身上的泡沫，露出真面目的自
由自在身，這是一種悟透人生後的率真
之性。

「若我下輩子還轉生為人，我是不
是還走今生走的這一條路，我的回答是
：還要走這一條路，但有一個附帶條件
：讓我的臉皮厚一點，讓我的心黑一點
，讓我為自己的利益考慮多一點，讓我
的自知之明少一點。」 這幾句挖苦式的
話真是出於季先生的真心？它足以讓人
感到五味雜陳，在對生活的執著與冷嘲

的背後，我們看到曾經的歲月也給這位
善良、寬容的老人留下了難以愈合的傷
痛。

季羨林散文屬 「學者散文」一派，
集史、識、才、情於一體，是當代 「老
生派」散文的代表之一。內地當代散文
的創作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有過一次高峰
，貢獻最突出，影響最廣泛的，是一批
老年作者。這批老年作者除了部分老作
家之外，還有一部分是老學者，季羨林
是其代表人物之一。這些老學者不但學
問扎實，而且人生經歷坎坷跌宕。 「文
革」結束後，除了埋首學問之中，還開
始了散文的創作，開始人生反思。內容
雖多為自傳、回憶一類，卻並沒有一味
的懷舊，而是將自己對歷史的思考，對
生命的感悟，或深情，或機趣，或平實
地融入了進去。敘說多於諷刺，反思多
於批判。而對語言的駕馭，基本上都已
經到爐火純青的地步。在這些老學者中
，季先生的散文以用情深，用情真見長
。《真話能走多遠》裡的這些文章，寫
的主要就是作為一個讀書人的良知與堅
守。

季先生的文章讓我們重新找到了對
他人、對社會應有的愛和責任感。時代
在變換，生活的主題也在變換。作為一
個讀者，即便是身處這個以自我為中心
，注重利益，講究包裝，甚至炒作、媚
俗的年代，也不應該拒絕這個土地般樸
素、真誠，從來不追名逐利的老人，也
不能拋棄對人類共同良知和普世價值的
尊重。

是的，在這個消費主義盛行的時代
，人們對物質生活津津樂道，對金錢追
求永無止境。然而，在物質生活愈來愈
優裕的同時，人們不應該反思，物質享
受是我們對生活的全部需求嗎？和諧的
人際關係，或者說東方式的人間溫情不
應該是我們生活的重要內容嗎？和諧的
人情、人際關係從哪裡來？它來自於人
的相互信任，而要想取得別人的信任，
就要從講真話開始。

講真話除了需要學識，更需要勇氣
。因為講真話可能得罪別人，講真話可
能讓別人覺得幼稚，但是真話促人警醒
，發人深思。季先生是學術大家，是眾
所敬仰的名人，他的真話，樸實無華，
和風細雨，娓娓而談，滋潤心田，所謂
「大象無形」也！讀這本書，是一種精

神的放鬆和享受，也是淨化心靈的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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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
他
在
金

陵
營
建
的
這
片
別
業
，
佔
地
面
積
不
及
三
畝
，
卻
頗
具
丘
壑
山
水
之

美
，
所
以
取
名
﹁芥
子
園
﹂
。
李
漁
自
撰
聯
曰
：
繁
冗
驅
人
，
舊
業

盡
拋
塵
市
裡
；
湖
山
招
我
，
全
家
移
入
畫
圖
中
。
園
內
景
觀
含
蓄
幽

深
，
既
有
軒
閣
台
榭
，
門
窗
聯
匾
，
茅
屋
板
橋
，
又
有
丹
崖
碧
水
，

茂
林
修
竹
，
鳴
禽
響
瀑
，
凡
山
居
所
有
之
物
，
無
一
不
備
。
且
相
地

天
成
，
布
局
得
體
，
構
築
合
宜
，
完
美
地
體
現
了
他
造
園
的
匠
心
與

才
能
，
也
是
他
一
生
構
築
的
眾
多
園
林
中
的
代
表
作
，
在
我
國
園
林

史
上
佔
有
重
要
的
地
位
。
更
妙
的
是
，
在
碧
水
環
流
的
假
山
石
磯
上

，
有
一
尊
李
漁
執
竿
垂
釣
的
坐
像
。
對
於
這
一
精
巧
構
思
，
李
漁
不

無
自
得
，
題
曰
：
﹁有
石
不
可
無
水
，
有
水
不
可
無
山
，
有
山
有
水

，
不
可
無
笠
翁
息
釣
歸
休
之
地
，
遂
營
此
窟
以
居
之
，

是
此
山
原
為
像
設
。
﹂
據
南
京
市
博
物
館
介
紹
，
在
園

林
中
出
現
人
物
雕
塑
，
尤
其
是
主
人
的
塑
像
，
是
我
國

園
林
史
上
一
次
標
新
立
異
的
重
大
突
破
。

好
園
宜
人
居
，
就
中
更
有
才
。
在
金
陵
這
些
年
，

也
是
李
漁
生
活
得
意
、
著
述
頗
豐
的
一
個
時
期
。
除
了

撰
寫
劇
本
、
經
營
戲
班
、
巡
迴
演
出
外
，
還
以
刻
書
賣

文
為
生
。
他
開
辦
的
書
肆
，
就
冠
之
以
﹁芥
子
園
﹂
的

雅
號
。
李
氏
芥
子
園
，
與
當
時
的
胡
氏
十
竹
齋
、
汪
氏

環
翠
堂
都
是
金
陵
的
名
肄
。
以

﹁芥
子
園
﹂
為
名
刊
刻
的
多
種
書

籍
，
工
藝
精
緻
，
圖
文
並
茂
，
流

傳
甚
廣
。
從
這
裡
印
行
的
《
芥
子

園
畫
譜
》
，
至
今
仍
是
研
習
畫
作

之
人
的
經
典
教
科
書
。

被
稱
為
江
南
奇
才
的
李
漁
，

向
以
戲
曲
創
作
、
園
林
設
計
、
圖

書
刊
行
聞
名
於
世
，
他
的
生
活
情
趣
則
尤
為
人
們
所
稱

道
。
他
於
家
居
生
活
，
不
僅
熱
愛
、
享
受
，
而
且
最
懂

其
中
意
味
。
現
今
修
訂
刊
行
的
《
李
漁
全
集
》
多
達
十

二
卷
，
其
中
尤
以
《
閒
情
偶
寄
》
最
為
有
名
。
一
部

《
閒
情
偶
寄
》
，
可
以
說
是
集
生
活
藝
術
和
藝
術
生
活

之
大
成
，
不
知
有
多
少
天
下
人
為
之
傾
倒
。
好
友
王
安

節
曾
稱
讚
他
﹁名
滿
天
下
，
婦
人
稚
子
莫
不
知
有
李
笠

翁
﹂
，
可
知
他
在
當
世
已
聞
名
遐
邇
。

在
《
閒
情
偶
寄
》
一
書
中
，
李
漁
以
其
獨
到
的
生

活
體
驗
和
藝
術
修
養
，
對
世
俗
人
生
的
方
方
面
面
都
給

予
了
詳
盡
的
鋪
陳
，
詩
意
悠
然
，
情
趣
橫
生
，
可
以
說
是
早
期
中
國

休
閒
文
化
的
經
驗
之
談
，
具
有
特
殊
的
美
學
價
值
。
該
書
《
詞
曲
部

》
、
《
演
習
部
》
、
《
聲
容
部
》
，
專
門
闡
述
戲
曲
課
題
，
在
中
國

戲
劇
理
論
發
展
史
上
佔
有
重
要
地
位
；
《
居
室
部
》
、
《
器
玩
部
》

、
《
種
植
部
》
，
則
是
繼
明
代
造
園
大
師
計
成
《
園
冶
》
一
書
之
後

又
一
部
造
園
學
著
述
，
在
中
國
造
園
藝
術
史
上
起
着
承
前
啟
後
的
作

用
，
也
是
他
所
以
能
巧
奪
天
工
地
設
計
建
造
出
芥
子
園
的
理
念
基

礎
。

關
於
芥
子
園
方
位
，
李
漁
在
其
文
字
中
曾
記
述
：
﹁周
處
讀
書

台
舊
址
，
與
余
居
址
相
鄰
。
﹂
又
說
：
﹁伯
紫
舊
居
去
予
芥
子
園
不

數
武
，
俱
在
孝
侯
台
前
。
﹂
孝
侯
台
即
周
處
台
，
因
周
處
戰
死
後
被

追
封
為
﹁孝
侯
﹂
而
得
名
。
據
此
推
測
，
芥
子
園
的
地
盤
當
在
周
處

讀
書
台
附
近
。
令
人
遺
憾
的
是
，
經
李
漁
苦
心
經
營
並
達
到
極
高
意

境
的
一
代
名
園
，
自
李
漁
移
家
杭
州
後
，
幾
易
其
主
，
迭
經
洗
劫
，

終
於
湮
沒
，
至
民
國
初
期
已
是
一
片
菜
園
，
毫
無
蹤
跡
可
尋
。
現
今

，
我
們
只
能
從
李
漁
及
其
相
關
著
述
中
領
略
﹁芥
子
園
﹂
的
閒
雅
風

貌
了
。

米高積遜的時代音符
黃 雲關

於
迷
信
的
點
滴

易
水
寒

都
市
女
性
興
起

﹁萌
﹂
文
化

蕭

愚

真話能走多遠？ 李建國

──讀《真話能走多遠》

母
愛
的
視
角

流

沙

孝侯台前芥子園 王兆貴

和
丁
聰
的
一
面
之
緣

蘇

北

說
是
自
欺
欺
人
也
好
，
說
是
天
意
也
好
，
在

無
能
為
力
的
情
況
下
，
選
擇
迷
信
，
確
實
比
被
逼

上
絕
路
好
。
有
人
願
意
這
樣
說
，
有
人
願
意
信
，

以
此
為
解
脫
，
這
有
什
麼
不
可
以
呢
？
這
種
心
理

運
用
的
時
間
長
了
，
甚
至
可
以
以
此
主
動
去
做
一

些
事
。
來
看
故
事
五
。
汴
河
岸
邊
有
個
賣
粥
老
婦

，
晚
上
檢
點
賬
目
，
經
常
看
到
兩
枚
冥
幣
，
驚
疑

有
鬼
。
於
是
暗
中
觀
察
買
粥
之
人
，
其
中
有
個
婦
女
，
每
天
都
買
兩
枚

大
錢
的
粥
，
風
雨
無
阻
。
老
婦
偷
偷
跟
在
婦
女
後
面
，
見
她
北
去
一
里

多
地
，
鑽
進
一
片
草
叢
中
，
就
沒
了
蹤
影
。
如
是
者
一
年
。

鬼
媽
媽
用
冥
幣
買
粥
或
者
買
餅
的
故
事
在
很
多
誌
怪
小
說
中
出
現

過
，
但
在
《
睽
車
志
》
中
有
了
不
同
的
結
局
。
一
天
，
那
婦
女
告
訴
賣

粥
老
婦
，
我
要
走
了
，
和
你
就
此
分
別
。
有
件
事
託
你
辦
一
下
。
我
原

為
李
大
夫
的
妾
，
李
大
夫
赴
任
途
經
此
地
時
，
我
因
病
死
亡
。
但
埋
葬

後
，
我
生
下
一
個
兒
子
。
因
為
沒
奶
，
所
以
每
天
從
你
那
裡
買
粥
餵
他

。
李
大
夫
今
天
來
給
我
起
棺
，
若
聽
到
嬰
兒
啼
哭
，
告
訴
他
不
要
驚
慌

。
這
是
我
的
金
簪
，
你
把
它
交
給
李
大
夫
，
他
就
信
了
。
不
久
，
李
大

夫
果
來
起
棺
，
聽
到
嬰
兒
啼
哭
大
驚
失
色
。
賣
粥
的
老
太
太
舉
着
金
簪

，
告
訴
他
是
怎
麼
怎
麼
一
回
事
。
於
是
，
李
大
夫
領
着
孩
子
回
家
了
。

這
個
故
事
的
可
疑
之
處
在
於
，
一
個
做
小
本
生
意
的
買
賣
人
，
每

天
得
到
不
能
花
出
去
的
冥
幣
，
她
完
全
可
以
揭
穿
買
者
，
或
者
拒
絕
這

樁
生
意
。
可
是
，
她
照
樣
賣
給
她
，
好
像
專
門
等
着
兩
人
之
間
後
來
發

生
什
麼
事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理
解
為
，
某
個
貧
困
家
庭
因
為
無
力
養

活
自
己
的
孩
子
，
計
劃
把
他
送
到
大
戶
人
家
去
，
將
來
有
個
好
生
活
。

得
知
李
大
夫
來
為
亡
妾
起
棺
時
，
於
是
聯
合
賣
粥
老
太
編
造
了
這
個
故

事
。
至
於
金
簪
，
半
夜
挖
墳
取
出
就
可
以
了
。
在
這
個
故
事
中
，
李
大

夫
信
不
信
鬼
神
都
無
關
緊
要
。
信
神
的
話
，
自
然
不
敢
違
犯
天
意
；
不

信
神
，
而
偏
巧
其
他
妻
妾
沒
給
他
生
養
兒
子
，
從
天
上
掉
下
一
個
兒
子

來
，
他
高
興
都
來
不
及
，
哪
裡
管
他
真
假
！
當
然
，
此
事
如
果
還
有
下

文
，
應
該
是
一
個
大
戶
公
子
認
祖
歸
宗
的
故
事
。

在
正
史
上
，
這
樣
解
釋
事
故
的
情
況
並
不
多
，
因
為
正
史
中
的
主

人
公
大
多
力
量
強
大
，
可
以
通
過
人
力
方
式
解
決
；
野
史
中
的
小
人
物

，
處
於
社
會
底
層
，
無
能
為
力
。
迷
信
也
許
是
他
們
最
後
的
選
擇
吧
。

（
下
）

蝶
舞
（
攝
影
）

藍
乃
才

美
國
著
名
流
行
歌
星
米
高
積
遜
因
心
臟
病
發
作
去
世
。
這
位
五
十

歲
的
前
流
行
樂
壇
巨
星
突
然
身
亡
的
消
息
，
聽
來
恍
如
一
個
隔
世
的
消

息
，
令
人
的
確
很
錯
愕
。

有
人
說
米
高
積
遜
是
一
個
神
奇
的
怪
物
，
渾
身
上
下
充
滿
了
一
股

神
秘
的
力
量
，
在
音
樂
響
起
時
他
的
節
奏
能
帶
動
全
世
界
的
脈
搏
，
至

今
全
世
界
仍
有
上
億
歌
迷
。
在
我
的
成
長
年
代
，
米
高
積
遜
的
音
樂
是

一
種
讓
人
感
動
的
旋
律
，
是
一
種
震
撼
人
心
的
力
量
，
是
一
種
休
閒
的

方
式
，
是
詮
釋
心
情
的
最
佳
藥
引
。

其
實
，
人
類
的
很
多
東
西
都
是
共
通
並
且
永
存
的
，
譬
如
對
於
音

樂
的
欣
賞
，
譬
如
對
於
偶
像
的
追
求
。
在
我
們
這
樣
一

個
物
慾
橫
流
的
世
界
裡
，
到
底
還
有
誰
，
會
是
我
們
的

偶
像
呢
？
米
高
積
遜
當
屬
其
一
。

米
高
積
遜
走
了
，
正
如
一
千
個
人
心
中
有
一
千
個

哈
姆
雷
特
，
每
個
人
的
心
中
也
有
一
個
米
高
積
遜
，
留

在
自
己
年
少
輕
狂
歲
月
裡
的
米
高
積
遜
。
記
得
我
戀
愛

的
那
段
日
子
，
對
着
心
愛
的
人
淺
唱
《y ou

a re
n ot

a lo ne

》
的
時
光
，
總
是
最
鮮
明
的
青
春
記
憶
，
即
便
畫

面
有
些
許
模
糊
，
但
並
不
曾
褪
色
。

米
高
積
遜
被
稱
為
﹁流
行
音

樂
之
王
﹂
，
因
為
他
有
許
多
一
流

的
經
典
曲
目
，
英
國
《
太
陽
報
》

發
表
悼
念
文
章
稱
，
米
高
積
遜
之

後
不
再
有
流
行
音
樂
之
王
，
﹁他

是
最
棒
的
！
﹂
米
高
積
遜
那
一
首

首
被
我
們
如
聖
經
般
歌
誦
的
歌
曲

，
包
容
了
我
們
太
多
激
動
的
淚
水
、
如
岩
漿
般
噴
薄

的
情
緒
。

米
高
積
遜
曾
以
一
種
非
比
尋
常
的
音
樂
精
神
給
樂

壇
帶
來
了
新
的
氣
象
。
在
米
高
積
遜
最
為
活
躍
的
時
期

，
其
音
樂
精
神
征
服
了
這
一
代
人
的
心
靈
。
以
流
行
為

基
調
，
以
旋
律
化
的
歌
曲
直
抒
胸
臆
，
米
高
積
遜
的
歌

詞
題
材
廣
泛
，
但
是
全
部
都
是
積
極
向
上
的
，
即
使
是

情
歌
，
也
有
一
種
大
氣
磅
礴
的
力
量
。
正
因
如
此
，
米

高
積
遜
的
歌
曲
俘
獲
了
許
多
年
輕
人
的
心
，
他
們
的
青

春
就
像
米
高
積
遜
的
歌
，
傾
情
而
內
斂
，
自
信
而
張
揚
。
太
多
人
的
生

活
軌
跡
因
那
些
飽
滿
的
音
符
、
振
奮
人
心
的
旋
律
而
發
生
變
化
。

當
我
們
的
喜
怒
哀
樂
全
部
淪
陷
在
米
高
積
遜
的
音
樂
裡
，
我
們
便

會
知
道
，
這
是
一
生
的
陪
伴
，
永
遠
不
會
忘
記
。
作
為
一
名
歌
手
，
一

名
作
曲
者
，
一
名
表
演
者
以
及
一
名
舞
者
，
米
高
積
遜
擁
有
的
音
樂
天

賦
超
過
了
同
期
任
何
人
，
米
高
積
遜
對
流
行
音
樂
的
貢
獻
將
永
遠
被
我

們
這
一
代
人
銘
記
。


